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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河

村里的人和事

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村里的人和
事如同一粒粒风中的种子，飞进我的耳
朵，然后在脑袋里发芽生根。这个细节
虽然与《尘埃落定》里面那个偷罂粟种
子的人相似，但是，村庄里的故事不用
偷，是随风传播的，只要愿意收藏，就会
源源不断的送来。

其中有一个人物是果尔。乳名一直
叫果尔，大名应该叫彭本什么。果尔生
下来是好端端的，出麻子时把眼睛烧瞎
了，但这似乎不影响他的生活和劳动。
村里摇面的时候，家人把他牵来，他与
常人一样，有力地摇动着摇面机沉重的
手柄，在歇息的时候，也能端起一碗饭
丝毫不差地吃进嘴里。他除了眼睛是灰
色的，其它与别人一样。为了能给果尔
找个谋生的职业，家人让他跟上师傅学
算命。算命先生一般都是瞎子。果尔记
忆力惊人，学得也非常快。他在摇面的
时候，人家向他请教，他还能随口背出
那些复杂的口诀：“甲子乙丑海中金，丙
寅丁卯炉中火，戊辰已巳大林木，庚午
辛未路傍土……”没学好久，果尔已经
能上场摆摊了。我们村子周边有四五个
乡场，逢场天，赶场的就顺路把果尔牵
上场，然后果尔就在路边拉起自学的二
胡，等过往的行人前来卜问吉凶。

果尔用一双看不见光明的眼睛，洞
穿了一个个尘世俗人的前世今生，慢慢
的，果尔声名雀起，慕名而来的人越来
越多。一个场镇，同行也不少，卖灰面的
见不得卖石灰的。事后分析，肯定是果
尔的名望和收入沉重地打击了另一个
算命先生，果尔无意之中砸了人家的饭
碗。一在个平常的当场天，当果尔吃了
有人递给他的一个馒头后，在回家的路
上吐血而死。是谁策划了这场谋杀致一
个盲人于死地？果尔本身也看不到，同
时也无法说出半点线索了。有人问，既
然果尔神机妙算，那他为什么没有算出
自己的死期呢？如果早知道，不吃那个
馒头不就没事了吗？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冤死的果尔用自己的遭遇再次证实
了一个铁律：再厉害的算命先生，都算
不准自己的命；再非凡的阴阳先生，也
看不准自家的地。大家有看到能够给自
己理发的理发匠吗？有能照见镜子本身
的镜子吗？虽然果尔去世多年，他仍在
族人言说中长存。

除了果尔，还有一个人物叫屁狗，
屁狗的故事很传奇，已经专门讲述过。
屁狗之外，大家最感神秘和神奇的，是
一个懂阴神化水的。虽然这种职业看似
不那么光明正大，但是在乡下，却是少
不得的人物。这个人的辈份比我高，要
叫爷爷。我在知道他时，他已人到中年，
慈善而略带羞涩的一个男人。别人讲些
荤腥的笑话，他都会露出一丝难为情的
笑容。村里如果有人披头散发、胡说乱
道、噩梦连连或者三更半夜往村外跑这
些怪异的举止，他就知道中邪了，别人
会找他治一治。万物皆有因，病只是一
种暗示或者表象。要治病就要找到病
源，中邪的病要到阴曹地府里面去寻根
问底。这事一般在晚上进行，小孩子都
要被赶得远远的，但事后总有一些细枝
末节流传出来。那爷来到病人卧床的房
间，烧几张黄纸，在水碗中放几粒米，口
中念念有词，转眼间，打几个呵欠，倒床
就睡，进入了阴间。然后那爷与阴间的
人对话，询问病人得病的原因。这看似
自言自语的一问一答，周围的人都听得
清清楚楚。最为神奇的是，那些已经去
世的人的声音与当年在世的时候一模
一样，而且有些去世的人是这个阴阳先
生从未见过面的，他咋能模仿得如此相
像呢？所以，在场的没有不对这事信以
为真的，日后对这个阴阳先生没有不恭
敬惧怕的。病因查清了，那爷又一个呵
欠，回到阳间，再使点法术，几天后，病
人就完全康复了。我还听人说，阴阳先
生下了阴曹后，会全身冰凉发硬，如果
这期间谁摸了他的身体，他醒来后，会
钻心疼痛。如果法力不够，还有下了阴
曹回不了阳间的。这些事，虽然传得玄
而又玄，但确实帮了不少人，我想，这或
许是一种古老的催眠术或者神秘的心
理疗法。

整个村落有名在册并全呆在村子时
候，有四五百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其
实还有不少故事，一直在不断上演。

我老家屋后有几棵粗大的柏树，它
用自己的腰围暗示着我们族人在这个
山坡安家落户的年辰。那些树粗得要两
三个成年男子才抱得住，我想，如果这
些树一直长，会不会把我们村子长满，
长到村里没有地方修房屋了呢？到时
候，我们在哪里住呢？然而，我的担忧确
实是杞人忧天了。

村庄如同一个成人的肚子，看着肚

子一天天涨大，在我担心它大得双腿会
不会承受不起的时候，那肚子却不长
了，甚至一天天瘪下去。

上面岩的房屋从庄子嘴一直修到
了老坟岭，下面岩的房屋从上河头修到
了柏树嘴，第三层山坪坝尔头，有两家
人落户了，对河也有一家人修过去了。
照这样下去，二帽岭的南坡就要被一层
一层的彭姓农房修满了。虽然房屋一年
年增加，但从来没有谁修过柏树嘴的，
那边属东面了，全是村里的地，大片大
片的，有一种广阔的阴森。

早年的立木房大家觉得不洋气了，
换成了用砖头方块石砌墙用水泥板做
楼板的砖瓦房。家里兄弟多的，一个兄
弟修一层，三四层小洋楼也出现在深山
里。素不知，几十年后的一次大地震，立
木房只是落了些瓦，而砖瓦房就裂缝坍
塌，没砸死人也要吓死人。

修砖瓦房要不少钱，一般人想都没
有想过。挣钱才是首要的。之前村民们
努力种田种地，养鸡养猪，一年下来，总
存不了几个钱。

是好久大家才开始谋划着走出村
子去挣钱的呢？现在几乎没有谁记得
了。我们村最早成规模外出的，应该是
到新疆摘棉花。这还是从一件婚事引起
的。村里有个叫云的姑娘初中毕业后，
家里就开始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父母
介绍了几个，那云姑始终不同意，眼看
着又到春节了，男家又要上门提亲，没
有办法。云姑的同学有亲戚在新疆，说
回来在招人去摘棉花。云姑横下一条
心，私自加入了去新疆摘棉花的队伍。
见人也跑了，父母也没有办法。两年后，
云姑抱着一个孩子回到四川，好歹是自
己孙子，云姑的父母才将就了事。云姑
回来讲了不少新疆的事，新疆的棉花又
大又松，轻轻一扯就下来了，一天可以
摘上百斤，也就有上百元的收入。村里
人听得热闹了，于是就跟上她踏上淘金
之路。

头一年到了新疆的，见了些世面，
觉得气候不惯，就商量着往广东跑。深
圳、中山、东莞这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名字，成为村里另一个聚居地。一年一
年，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跑出去了。进厂
的、当保安的、制模的，什么工种都有，
三五年回来，都收拾得洋歪歪的。年青
人打扮得光鲜锃亮，中年人也穿夹克衫
牛仔裤，比早年在家周正多了。村里有
个中年人，既没有多少力气，也没半点
技术，还是兴冲冲地跟上年青人跑了三
五年，钱虽然没有挣多少，但他把全国
逛得差不多了，给人家摆起龙门阵，大
家都羡慕死了。

之前村里50多户400多人，现在留
在家里的，不到20个人。全是老人和小
孩，小孩一长大，也到父母的广东福建
去了，村里的老人也越来越少。庄稼地
也荒了，没有人种得动，也没有人愿意
种。虽然现在连农业税也免了，老人们
也只是在房前屋后种点菜和一点点庄
稼，自己够吃就行了。

突然有一天，我的QQ闪烁，有人加
我进一个叫“青龙宫彭氏心灵驿站”的
QQ群，一看这几个字，我心里一热，于
是迅速进去一看，啊！全都在，原来村里
的邻居、小伙伴全挂在网上，如同当年
选举时的花名册，排得看不到尾。虽然
前面的头像各不一样，后面数字不尽相
同，但是看到姓名的开头，全是彭彭彭
彭，就像当年在保管室开社员会一样，
黑麻麻的。

大家都在电脑那头各自做着自己
的事，挣钱糊口养家，空了上来说一句，
然后大家有空的都七嘴八舌跟着说说，
这与当年在碾子上吃饭摆闲条一样，只
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虽然很久没回村子，大家在群里还
不时说着不可能回去长住的乡村，还设
想着，什么时候也在村里建一个大的狩
猎场、无公害种植园、农家乐……

然而，我却在一边安静的计算，村
里有多少户人全家外出，还有几户人家
家里还有老人，再过五年，十年，村里还
有几个人守在那里。

为了让我的地名统计不遗漏，我问
网上挂着的一个个姓彭的，有早年在村
里的年青人，也有在外出生成长的，还
有跟着儿女进城的老年人，有好些地名
已经记不准了。当下都是这样，再过个
三五十年，我们遗忘了村庄，村庄也会
把我们遗忘。那些谜一样的地名，又会
当初取名之前一样，在土地上消失。我
想，在什么时候，还会有新一轮移民过
来，在这里修房立屋，然后给这里的坡
坡坎坎重新命名。

不知道世事还会如何变幻，不知道
我们还会走向何方，我相信，生养我们
的那一块土地，永远会在那里等着我
们。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在那里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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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来，想走。看得出，他笑容背
后遮掩着内心的悲伤。

我叫他埋下头来，低声在他的耳边
说：“我想把墙皮盖住的那幅佛像恢复
过来，也学学藏族壁画的真功夫。”

他望着我，有些惊异。伸出手来在
我头顶轻轻拍拍，说：“那是幅不动佛，
里面有十万个小佛。”

他走了。阿嘎的说的话让我思考了
好几天，我终于想通了。十万便是整个
大千世界，一支小小的画笔是永远也画
不出的。

那面墙壁便空在那里，什么也没
画。寨里人仍按着习惯，进寨出寨，都绕
着石堆转圈。我知道，在他们眼中，那面
涂得一片雪白的墙应该有些什么。尽管
看起来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可转上
几圈后，色彩便丰富起来，五彩缤纷如
雨后的彩虹。那是与他们的精神和魂魄
结为一体的生活。

只有像我一样的远方流浪而来的外
乡人，才看不见那面墙上的色彩，眼中
才是一片无色无味的空空荡荡。

那一个月里，我很少见到苗二，他
常常一大早就走了，很晚很晚才回来。
进屋便忙自己的事，谁也不理睬。那些
日子，我眼中只有达瓦拉姆，享受她的
琴声和照顾，也懒得过问其它的事。甲
嘎还是老样子，吃完晚饭，就早早地上
床睡觉，第二天很晚很晚才起床，好像
很累很乏，不睡觉就提不起精神。开始
时，达瓦拉姆一拉琴，他便满脸的不高
兴，用被子把头捂得死死的。后来，他好
像很欣赏达瓦拉姆的琴声，半躺在被窝
里听，嘴里还哼歌，接着便是很粗重很
响亮的鼾声。

琴声和鼾声常常是交替响在高原的
夜晚，半轮月儿便愉快地从厚厚的云层
中跳出来了。那时，我便扳着指头算，又
过去几天了。

土登曼巴来瞧我的腿，他说恢复得
很好，再过几天我就可以拆了夹板，练
习走路了。

那天，阳光辣辣的，从窗外斜射进
屋，看一眼身上就冒汗。我说想到外面
去走走。达瓦拉姆在我背后垫了个棉
被，说：“你再老实躺几天，我陪你走。”

我说：“我想走远点，踩着一地的阳
光，到我们从没去过的地方。”

达瓦拉姆说：“我还想去沼泽地走走。”
我没开腔了。我看见她脸上的红

晕，她肯定也同我一样，想起那片诱人
的沼泽地，想起沼泽最后的终点，那池
醉人的温泉和常在我脑子里嗡嗡响个
不停的那个夜晚。

我和她都沉默不语，都从对方的眼
睛里看到了诱惑。

那一刻，屋内什么声音都停止了，
只留下她的有些激动的心跳，和急促的
喘息。

我抓住她的手，肩膀和后背，她躺
进我的胸前时，又担心什么似地让开
了。她说：“小心点，小心，别碰了你的
伤腿。”

我说：“没事。你挨紧我，挨紧我，就
这样挨紧我，我才好受。”

过了很久，我们听见门前有响动，
松开手，回过头，大敞的门前站着一脸
尴尬的甲嘎，他在门前的石台上故意
敲了敲锄头上的泥，表示他出了早工
刚回来。

达瓦拉姆整理好衣袍，对我说：“你
就睡一会儿，我回去看看就来。”

她在甲嘎的身边低头走过，胀红了
脸，像犯了什么错误的孩子，一闪身就
逃到了屋外阳光中去了。

甲嘎走进屋子，在火炉边倒了碗
茶，边喝边看我，一脸的坏笑。我把脸朝
向墙壁，没理他。

他 默 默 地 舔 食 糌 粑 ，又 在 偷 偷
地笑。

他把碗往桌上一扔，说：“如果换
了别人，我今天的拳头就把他的脸揍
开花了。”

我望着他，一脸的疑惑。他摇晃着
圆头笑，好像要我相信他的话。他说：

“达瓦拉姆看上的是你，我就不争了。你
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达瓦拉姆，喜
欢听她拉琴。”

我咽下了一股酸味，说：“你怎么不
跟她好呢？”

他苦笑了一下，说：“达瓦拉姆看不
上我。我会什么呢？除了拳头可以比一
比。我不像你，生有一双好手，会画出那
好的画。”

我看看自己的手，指头很长很尖，
手背尽是粗糙的纹路。达瓦拉姆看上的
仅仅是我的这双手吗？

我说：“你就不爱她了？”
他直率地说：“爱。我在心头爱，不

管什么时候，我都爱。不过，我不同你
争。也许，我将来会搞上其他的女人，可
我爱上的只有达瓦拉姆。”

他话中的一字一句，都像扔到我的
头项的石头，很硬很重。我心内的酸涩
变成了苦味，怪不舒服的。甲嘎是个闷
声不响的人，可心内却怪复杂的。

（未完待续）


